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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流浪女伶》中的女性叙事

陈凌娟

　　内容提要：法国女作家柯莱特的小说《流浪女伶》对男性世界提出了质疑，又对男权话语发

起了挑战，形成一种鲜明的女性叙事倾向。故事层面上所描写的流浪女性，鲜明地体现了作者

的拒绝主题，即对婚姻附庸、传统女性气质和男权式爱情的多重拒绝。在话语层面上的女性叙

事，试图揭示女性主体、认同女性身份、显示作者的性别立场和构建女性话语。通过挑战男性话

语权威，柯莱特的女性叙事呈现出自我权威化的倾向，从而牢牢把握住整部作品的女性话语

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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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莱 特 （Ｓｉｄｏｎｉｅ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　Ｃｏｌｅｔｔｅ，

１８７３—１９５４）是法国２０世纪杰出的女性作
家之 一。《流 浪 女 伶》（Ｌａ　Ｖａｇａｂｏｎｄｅ，
１９１０）发表于柯莱特创作初期，是作者逃离
“玩偶之家”成为独立女性之后的首部作
品。小说在故事层面上对男性世界提出了
质疑，在话语层面上又对男权话语发起了
挑战，形成一种鲜明的性别叙事倾向。该
作品的出版为柯莱特赢得了赞誉，但也引
起了不少争议。当时文学评论界的权威杂
志《新法兰西杂志》对作品提出了强烈的质
疑，施伦贝格尔（Ｊｅａｎ　Ｓ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在书
评中毫不留情地质问道：“像《流浪女伶》这
样的作品，任何风流男人会因为与文学毫
无关系的原因从中获得乐趣，除此之外这

部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呢？”（４６９）在这篇充
斥着男性话语霸权的评论中，施伦贝格尔
完全忽略了小说所体现出的超越时代局限

的女性意识，认为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引
起公众的注意，不过是因为女主人公与作
者有着相似的经历而已。可见女性作家要
在由男性掌握话语权的评论界获得认可谈

何容易。而《流浪女伶》中的女性叙事及其
在故事和话语层面上的创新，正是该作品
的深层价值所在。

一

作为揭示妇女生存状况及其反抗的作

品，《流浪女伶》在故事层面上进行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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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构建，勾勒了一位女性从屈从地位走向
自立的历程。女主人公勒内勇敢地走出失
败的婚姻，经历了独立生活的种种艰辛，最
终获取并坚决守护了作为人的主体地位。
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

２０世纪初，西方女性的生存处境得到
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
域仍然无法摆脱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思想留

下的深深印记。社会改革的深入使得女性
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教育体制依旧
存在诸多偏颇，女性无法通过教育获取任
何生存技能，婚姻仍是女性生存的唯一保
障。此外，社会为女性设定的普遍标准，即
所谓的女性气质，也始终以温顺和服从两
大特质为主。这些都导致婚姻中的女性在
经济上不得不依赖丈夫，在思想上不得不
服从丈夫。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婚姻最
终只能成为囚禁女性的牢笼。当婚姻成为
一个人的王国、另一个人的囚笼时，作为对
夫权家庭的质疑与反抗，逃离便成为女性
摆脱从属地位、获取主体性的唯一途径。

《流浪女伶》便是以女主人公勒内逃离
家庭后的生活为背景，叙述了她在歌舞剧
院的工作及其情感经历。勒内曾经在婚姻
生活中长期饱受欺辱和压迫，她原以为逆
来顺受便能使丈夫回头，但没想到丈夫却
变本加厉，最终勒内决意离开丈夫，彻底摆
脱不幸的婚姻。然而，逃离家庭就是女性
苦难的终止吗？“对于不能自谋生路的女
人来说，离婚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波伏瓦：４４０）波伏瓦的这句话虽透着无
奈，但却是不争的事实。婚姻为女性提供
的不仅仅是合法的社会地位，更是女性生
活的物质保障。此外，即使离婚后的女性
依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面对整个
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她仍然会遇到许多
困难，因为离婚女人这一生存形式本身就
不被社会所认可。如果整个社会的意识形
态和价值观没有改变，一个人的改变难以
触及大局。所以，女性的逃离之路必定充

满艰难险阻，舆论与生存的压力无时无刻
不在提醒她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作为“单身
妇女”必定会被主流社会所排斥和孤立。
因此，对勒内而言，逃离夫权家庭只是她自
由之路的起始，她要对抗的是整个父权社
会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她的逃离注定是
一场旷日持久的抗争，并呈现出一种多重
拒绝的姿态：拒绝成为婚姻的附属品、拒绝
传统的女性气质、拒绝男权式的爱情。
勒内在婚后长期忍受丈夫的不忠，还

被迫配合丈夫的放荡行径，在屈辱的婚姻
生活中，勒内起初只是默默忍受，祈求丈夫
能回心转意，之后“便开始以不可理喻的自
负和执拗忍受着痛苦，从事文学创作”。①

（柯莱特：３４）原本只是为了逃避现实而转
向写作的勒内却从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她
不仅通过写作找回了被丈夫践踏的自尊，
更在写作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自我。婚姻
可以囚禁她的肉体，却无法束缚她的灵魂。
写作把勒内和社会连接了起来，使她摆脱
对婚姻的依附，获得生存的意义。写作便
是勒内逃离的方式，它为勒内指明了一条
出路：冲破夫权家庭的枷锁获取新生。正
如勒内的名字Ｒｅｎéｅ所暗示的那样，Ｒｅ－ｎéｅ
的意思为“重新－出生”，即“重生的女人”。
逃离夫权家庭，重获作为人的独立与尊严，
这不正是一种重生吗？

勒内的逃离不仅仅是对夫权家庭的拒

绝，更是对于传统女性气质的拒绝。那么，
何谓女性气质？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写
道：“所谓具有女性气质，就是显得软弱、无
用和温顺。她不仅应当修饰打扮，做好准
备，而且应当抑制她的自然本性，以长辈所
教授的做作的典雅和娇柔取而代之。任何
自我表现都会削弱她的女性气质和魅力。”
（３１３）由此可见，父权社会为女性设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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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非特别标明，文内《流浪女伶》一书的引文皆
出同一版本，见参考文献。为避免繁琐而影响阅读，以下
只视需要出注。



别气质与其主体性之间必然存在不可调和

的矛盾。勒内的丈夫正是利用了妻子身上
的传统女性特质，肆无忌惮地蹂躏她。而
当勒内决意离开丈夫时，意味着她对传统
女性特质的拒绝，拒绝逆来顺受，拒绝一味
服从。离婚之后的勒内更显现出颠覆世俗
传统的一面。失去了婚姻提供的社会身份
和物质保障，勒内的生活十分拮据，来自外
界的指责和规劝也让她身心俱疲，但她以
坚韧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熬过了这段过渡

时期，并在歌舞剧院找到了工作，成为一个
自强不息、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勒内终
于彻底摆脱了以往软弱顺从的个性，坚强、
独立、自信成为她生活的新信条。从勒内
身上折射出的这些特质与作品中的男性角

色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前夫塔杨迪还
是恋人马克西姆，他们无疑都拥有父权社
会给予男性的一系列优越性，但是在勒内
眼中，前夫塔杨迪只是一个骄奢淫逸、自以
为是的伪艺术家；而马克西姆也不过是一
个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阔少，勒内曾
轻蔑地评价道：“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他
都可以专心致志地谈情说爱，就像……像
妓女一样。”尽管离婚后的勒内生活在社会
的中下层，但她在精神、品行和人格等各方
面都超越了这两位上流社会的男子。由此
可见，传统女性气质完全是父权社会基于
男权思想的产物，它剥夺了女性的主体性，
并迫使其甘于客体的地位。而勒内则以一
段完全有别于传统女性的人生经历颠覆了

女性的宿命，控诉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
迫，并重新阐释了“女性气质”的定义。
拒绝成为婚姻的附属品，拒绝传统女

性气质，是为了逃离父权社会为女性设置
的性别角色。然而，勒内的逃离又何尝不
是一种追寻呢？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没
有放弃追寻一份和谐的两性关系。当爱情
悄然而至，当内心尘封已久的激情被唤醒
时，勒内似乎又找回了对生活的热情，对爱
情的期待。但是，当马克西姆要求她放弃

剧院的工作回归家庭时，她迟疑了。马克
西姆是勒内的忠实观众，他对勒内的仰慕
之情始于舞台，但现在居然要求勒内放弃
工作。难道父权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只能
被限于家庭的狭小天地里吗？尽管马克西

姆深爱着勒内，但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他
心目中的婚姻和家庭形式依旧无法摆脱男

性中心思想的局限。他对于两人婚后生活
的设想仅仅是：“至少你不会离开我，不会
一个人到处乱跑了，是吧？你就被捆住
了！”对于刚从受限制和束缚的家庭藩篱中
逃离出来的勒内而言，怎能让自己再次陷
入这样的境地。勒内没有被马克西姆的甜
言蜜语所陶醉，她清楚地意识到，在男性中
心思想的主导下，女性永远无法与男性处
于平等的地位，与前夫塔杨迪赤裸裸的折
磨和囚禁相比，马克西姆所谓的爱情不过
是以另一种温柔的形式去占有和捆绑，他
仍旧只是一个“自以为奉献而实质上却在
占有的男人”。父权制的家庭永远无法给
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它剥夺了她的
自由，并把婚姻作为职业强加在她的身上。
勒内不得不在女性的传统使命与自我的主

体性之间做出抉择，她最终选择了拒绝。
勒内拒绝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对整个男
权思想的拒绝，拒绝再次成为男人的附庸，
拒绝再次回到那个狭小的空间，什么都无
法停下她流浪的脚步，她宁愿成为永远的
流浪女伶。流浪，不仅是勒内作为演员四
处巡演时的生活状态，也象征着她那颗漂
泊不定和无所归属的心灵．
总之，故事层面上所描绘的逃离和流

浪，艺术地体现了作者刻意寓意的拒绝主
题，更加典型地表现了对婚姻附庸、传统女
性气质和男权式爱情的多重拒绝。

二

《流浪女伶》在故事层面上的艺术构
建，在话语层面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这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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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者的作品，而且
是一位女性叙述者，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苏
珊·Ｓ．兰瑟称其为女性的个人型叙事。女
性的个人型叙事最早形成于１９世纪初的英
国，但由于当时的女性叙事受到诸多限制，
女性第一人称叙述者通常会在自我之外寻

求男性权威的扶助，以此获取公众的接受
和认可。即使在一个世纪之后，这种趋势
也仍然存在。与柯莱特同时代的法国女作
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还认为，表现女性的叙述完全是难以想象
的事情：“还有另外一桩事实际上是不可能
的。那就是把女性化的人物当作中心人物
……女性的生活太狭窄，或者可以说太隐
秘，如果某位妇女甘于诉说自己的身世，她
马上就会遭到责难，说她不恪守妇道……”
发表于１９１０年的《流浪女伶》在当时的文坛
无疑极具冲击力。作为女性个人型叙事作
品，它不仅在故事层面上突出了女性意识，
而且在话语层面上也规划了一系列女性叙

事策略，以突出女性叙述声音，彰显性别立
场。正如兰瑟所言，在一个女性声音被压
制的文化里，女性叙述声音实际上就是“意
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
在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的”。（５）柯
莱特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利用女性个人
型叙事去表现女性主体、认同女性身份、彰
显作者立场及构建女性话语。
首先，柯莱特的女性叙事表现出强烈

的主体意识。《流浪女伶》的第一人称叙述
者力图体现并坚守女性的主体性，这便使
得叙述声音呈现出一种有违传统女性气质

的特点。女主人公勒内的身份是一个离异
的单身妇女，依靠在歌舞剧院的工作独自
生活。无论是之前不幸的婚姻生活，还是
离婚后为生计不得已成为职业妇女，勒内
的这些遭遇在世人眼中可谓十分悲惨，但
是她的叙述声音并没有因此就变得自卑或

怨天尤人，也不是一味的温顺和屈从，而是
理性、坚韧和强硬，甚至体现出一种铤而走

险、离经叛道的独立意识。这种叙述声音
的特质尤其体现在勒内对待离婚的态度

上。在勒内决定与丈夫离婚时，有很多人
表示不解，甚至为塔杨迪辩解，“说他错就
错在投异性所好，对妻子不忠”。面对上门
来游说的亲朋好友，勒内闭门不见，她不断
重复道：“我受够了”，“我宁可一死了之”，
“我宁可死”，“我宁可一走了之”。这一系
列决绝的话语直接且生动地表明了勒内离

婚的决心，而句式的重复则增强了整个句
子的音响效果，她要大声地向世人宣告，自
己从此以后不再是丈夫眼中那个温柔贤

惠、忍辱负重的传统女性了。她要以崭新
的自我来获取重生，而对于“旧我”的摒弃，
也正是对父权社会所定义的传统女性的拒

绝。重生后的“新我”将以一种有违传统女
性的生存形式在社会上立足，而这个“新
我”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勒内
以自己坚定不移的声音冲破了女性长期被

迫沉默和失语的困境。不仅如此，勒内的
叙述声音还在一些非叙述性的评论中得到

回应。如：
一个恋爱的男人，认为什么都是天经

地义的。（９６）
只有当你爱上一个人，爱情第一次降

临在你的心中时，当你把自由献给你所爱
的人并对他说：“我是你的，收下吧！我愿
意为你奉献出更多更多……”的时候，自由
才真正值得赞叹。（１０４）
叙述者的这两段评论指明了两性关系

的实质，即男性处于主导，女性则被置于从
属的位置，叙述者对此显然怀有质疑。此
外，这不仅是一个长期遭受丈夫欺辱的女
性对男权思想的控诉，也是叙述者试图与
读者建立对话和呼应的做法。她使用“你”
来称呼女性读者，用自己的告诫使读者集
合在叙述者的统一意识下，使叙述声音在
叙事之外得以延伸。因此，勒内的叙述声
音是女性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无论在叙述
话语还是非叙述评论中，叙述者以一种有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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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传统女性的声音表达了鲜明的性别立场。
其次，柯莱特的女性叙事力图认同女

性的平等身份。尽管女性作家的个人型叙
事通常会被误认为自传，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有损作品的艺术性，但这种叙述形式却
是彰显女性叙述声音、实现女性自我言说
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一个人从颇为个
人的视点切入的叙事，可能构成对权威话
语和主流叙事的消解、颠覆，至少可能成为
一道完整的想象图景上的裂隙。”（戴锦华、
王干：１９７）《流浪女伶》采用女性第一人称
叙述，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当时占据文坛
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霸权的挑战。以女性
叙述声音宣告妇女不再甘于寄居在男性文

本中，不再只是被言说的客体，而是要“把
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
入世界和历史一样”。（西苏：１８８）
作品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主动书写被

男性中心遮蔽的女性经验，真实展现了单
身职业妇女的心理活动及生活状态，并以
一种特别的隐喻方式进行自我观照，即镜
像。镜子对于勒内而言是最常用的必需品
之一，出于职业的需要，她每次登台前后都
要对着镜子化妆或卸妆；此外女性对于外
表的注重也使得镜子在勒内的生活中无处

不在：卧室里的长镜，随身携带的小镜子，
甚至街道两旁的玻璃橱窗……除了满足日
常的需求之外，镜子对于第一人称叙述者
而言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通常来说，在
第一人称叙述中除非换用另一主体的旁观

视角，否则叙述者的外貌很难展示出来。
《流浪女伶》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正是利用镜
子或类似物反照出叙述者自身的外貌，不
同时期的镜像因为境遇的差异显现出各自

的特点。以前丈夫塔杨迪曾经为勒内画过
像：“把我画得鼻子发亮，脸部中央带有太
阳的光斑，仿佛戴上一副珠光闪闪的面具。
别人见了这个身材娇小的女酒鬼，再也无
从知道画的就是我。”在勒内看来，塔杨迪
始终在画同一种女人像：“雾蒙蒙、金黄色

的背景，放上一个袒胸露臀的女人，她那柔
如柳絮的秀发使皮肤光滑滋润的脸蛋熠熠

生辉。”塔杨迪的画像之所以千篇一律，是
因为他完全把女性物化了，他从来没有把
女人当作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看待，女人
只是供他享乐的工具。这一时期的勒内是
塔杨迪股掌中的玩物，当勒内看到这幅画
时自己也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她无法认
同画中的自己，那是男权化眼光观照下的
女性形象，仅仅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而在勒内离婚之后，镜子中的形象则呈现
出多样性。在剧院化妆室的镜中，她是浓
妆艳抹的波希米亚女郎；在卧室的长镜中，
她只是一个姿色平平的孤独女人。之后在
勒内重浴爱河时，镜中的她又显现出另一
番模样：“一张消瘦的脸，带着狐狸般娇媚
的微笑，时而闪现出青春的，可以说是不知
疲倦的青春的热情……”叙述者通过镜像
进行自我观照，利用塔杨迪的画像与离婚
后勒内的镜像之间的对比，控诉父权社会
对女性的物化。而重生后的勒内彻底摆脱
了塔杨迪画中一成不变的形象，体现出作
为主体人的平等身份，镜中多变的映像又
充分掩映出女性的活力与多彩多姿。
再则，柯莱特的女性叙事隐含了女性

作者的立场。小说中的镜子使得叙述主体
产生分化，叙述者与镜中的虚像之间得以
交流。第一人称叙述者勒内在小说开头便
引出了镜中虚像，并称之为“服装顾问”，这
样叙述者就把“我”与镜像分开了。“我”的
“服装顾问”“正在镜子的另一边用一双眼
窝深陷的眸子注视着我，久久地注视着我。
我知道她将要开口说话了……”当勒内对
自己的爱情产生疑惑时，镜中的“服装顾
问”再一次发声了：“我看着镜子里的我，又
一次听到她的忠告……”镜像如同勒内的
另一个自我，她始终保持着清醒，总能以一
种超脱的眼光审视着镜子另一头的“我”。
当“我”犹疑徘徊时，她便用其客观、理性的
声音给“我”忠告。她是“我”，但又不是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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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她和“我”有着相同的外貌，可是却比
“我”更了解“我”自己，她总能说出“我”想
说而未说出的话语。就这个意义而言，我
们可以把勒内的镜像看作其“潜意识上的
自我”，勒内通过她来进行自我认同、自我
暗示。但我们也可以把镜像视为隐含作
者，因为两者之间同样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隐含作者通过镜子与叙述者进行交流，使
得身处叙事外的隐含作者能够借由叙述者

的镜像之口进行叙述介入，并在表达其观
点与立场的同时，与叙述者进行呼应，从而
进一步加强小说中的女性叙述声音。
最后，柯莱特的女性叙事还呈现出一

种建立女性话语权威的倾向。纵观整部作
品，叙述者不是以一种回顾的眼光讲述自
己的故事，而是以现在时来展现自己的生
活。由于叙述行为与所述事件之间必定存
在时差，所以在大部分个人型叙述中，尽管
视角都来自第一人称叙述者，但会区分出
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两个不同的视角。
《流浪女伶》的叙述者运用了现实即刻的叙
述形式，即事件与叙述同步，从而尽可能地
消除了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过去与现在
之间的时差和心理距离。叙述者在叙述前
期不幸婚姻的插叙中，没有采用过去正在
经历事件时的视角：
我那时太年轻，太爱这个男人！确实吃足
了苦头。（３４）
阿道夫很快就懂得我属于贤惠的女

性，真正地道的女性：这个第一次原谅了他
的女人，经他巧施手腕，得寸进尺，却成了
甘心忍受进而又接受现实的女人了……
（３５）
叙述者完全是以现在的视角回顾这段

痛苦的经历。尽管运用经验自我的视角叙
述这段往事可能更会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

感受，但是对于叙述者而言，离婚之前的勒
内是不被认同的，那时她完全是一个逆来
顺受的传统妇女。此处弃用经验自我的视
角有效地确保了整部作品的视角统一，叙

述者的视角始终是离婚三年后的勒内。拒
绝以丧失主体性的女性视角进行叙述，是
叙述者对女性主体性的坚守，也是其叙述
话语权威的体现。
坚持采用统一的叙述视角能够确保作

品的性别立场，但是为了更好地掌控话语
权威，在呈现其他人物的心理活动时，叙述
者运用了例外的叙述手段：
在大厅的两旁和深处，黑压压地站着一排
男宾。他们你推我挤，探着上身，探头引
颈，怀着上流社会的男人对一个所谓“落魄
潦倒”的女人的好奇心和心术不正的谦恭，
在观赏她的表演。这个女人，他们以前曾
在她的沙龙里吻过她的手指，而现在，她却
半裸着肉体，在台上扭臀摆腰地跳舞……
（４９）
这段叙述是勒内进城演夜场的情景。

勒内在表演时认出了以前的一些熟人，她
曾经视这些人为朋友，但在离婚之后她便
与之前的生活圈彻底决裂了。与故人的重
逢使勒内彻底看清了这些人的真面目。在
这段描述中，“他们你推我挤，探着上身，探
头引颈”是勒内直接观察到的，但是“怀着
上流社会的男人对一个所谓‘落魄潦倒’的
女人的好奇心和心术不正的谦恭”，这段对
他人心理的描述，若是以第一人称叙述，只
是一种猜测，不具备绝对的可靠性。因为，
尽管第一人称叙述者对自我内心的揭示具

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但却无法运用同样
的权威去叙述其他人物的心理，只能从自
己的视角出发去揣测他人的内心活动。而
此处适时地放弃第一人称，改用第三人称
叙述，使得具有女性前提的叙述者具有了
超越具体人物的优先地位，以全知叙述者
的权威身份去透视这些男人的心理，揭示
出他们的可恶嘴脸，以及上流社会的虚伪。
由此可见，尽管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述，但并
不是普通意义上所谓中性的第三人称叙

述，它仍然带有明显的性别标记。因此，叙
述者不仅通过叙述人称的变化牢牢把握住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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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绝对的话语权威，同时还坚持以女性的
叙述声音表明性别立场。
此外，叙述者还通过对男性话语权威

的压制进一步体现女性话语权威的倾向。
兰瑟认为，个人型叙述声音具有结构上的
优越性，它能统筹文本中其他人物的声音。
因此，叙述者如何安排其他人物的声音及
话语不仅体现了叙述者的话语权威，也代
表了叙述者对其他人物的看法及立场。在
小说伊始，勒内就对那些爱慕者的信件表
示不屑：“他们仓促写来的信，口气粗野而
又笨拙的信，表达了他们的欲望而不是他
们的思想。”在之后的巡演期间，勒内与马
克西姆仍然保持通信，马克西姆一如既往
地向勒内表达爱意，但此时作为叙述者的
勒内只公开了自己的信件，马克西姆的信
件几乎都是由叙述者简要转述，她这样评
价马克西姆的来信：“信中前言不搭后语，
错别字连篇，温柔之情跃然纸上，还有……
大丈夫式的武断。他好像拥有一种至高无
上的权力，可以掌握我的命运，我的前途和
我短暂的全部生命。”尽管马克西姆对勒内
一往情深，但他的信件却浸透了男性中心
的思想，这是勒内绝对无法认同的。随着
勒内心中去意已决，女性的叙述声音完全
压制了男性的声音以及男性的话语权威，
从而成为唯一响彻整部作品的叙述声音。

结语

作为柯莱特离婚后的首部小说，《流浪
女伶》表现出极强的女性意识，以及用女性
叙事掌控整部作品的雄心。在小说的故事
层面，作品没有仅仅停留在女性逃离的主
题上，而是更关注逃离后女性的生存处境。
公勒内以坚韧的意志克服了舆论及生存的

压力，在越来越诱人屈从的爱情面前选择
了拒绝。尽管作为个体，勒内无法与整个
父权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相抗衡，但是她以
一种多重拒绝的姿态表明了自己坚守女性

主体性的决心，也为整部作品奠定了鲜明
的性别立场。在话语层面，女性第一人称
叙述者坚持以一种有违传统女性特质的话

语进行叙述，并通过一系列叙事策略实现
了女性的自我观照和自我认同。在挑战男
性话语权威的过程中，小说中的女性叙事
自始至终都呈现出自我权威化的倾向，从
而牢牢把握住了整部作品的话语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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